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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猪在非洲猪瘟流行中的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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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洲猪瘟因其高死亡率、没有疫苗防疫、影响国际贸易而备受广泛关注。1921 年首次确认非洲猪瘟疫情以来，先后在非洲、
欧洲、美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野猪作为该病传播的重要生物媒介在俄罗斯等多个国家非洲猪瘟疫情散

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了解全球非洲猪瘟疫情状况和野猪在俄罗斯非洲猪瘟疫情中的影响，分析我国野猪分布、疫病监测和

管理现状，将为我国非洲猪瘟外来疫情防控策略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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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 （African swine fever，ASF） 是由非洲猪瘟病毒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ASFV）感染引起的猪的一种急性、热
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又称非洲猪瘟疫，或疣猪病。临床以高

热、食欲废绝、皮肤和内脏器官出血、高死亡率为特征。1921
年，东非国家肯尼亚首次确认非洲猪瘟疫情[1]。之后，又传入欧

洲[2,3]、南美洲[2]，目前仍然定植于非洲部分国家、意大利的撒丁

岛和欧亚接壤的北高加索地区。该病属于 OIE 要求法定报告动

物疫病，我国动物病原微生物名录中将其列为一类病。
目前所有野猪品种中，非洲的疣猪在 ASFV 的流行、维持

与传播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4]，也是在非洲三个主要野猪品种

（疣猪、丛林猪和大森林猪）中分布最广的一类野猪。非洲的疣

猪(Phacochoerus aethiopicus)、丛林野猪(Potamochoerus spp.)和
大森林野猪(Hylochoerus meinerizhageni) 均对非洲猪瘟病毒易

感，但通常不表现明显的临床症状，不引起猪只的死亡。而迄今

在欧洲和美洲发现的野猪品种都对 ASFV 易感，且除美国的花

斑野猪(Javelina)外，感染野猪的临床症状、病死率与家猪都非

常相似。由于野猪具有随机游走的生活习性、与其他生物个体

接触的随机性、采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对非洲猪瘟病毒的

易感性，在多起非洲猪瘟的流行和疫情传播中野猪都作为重要

传播媒介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本文旨在通过对曾经或正在发

生非洲猪瘟疫情国家疫病暴发的媒介因素分析，阐述野猪在非

洲猪瘟流行中的重要作用，以期对我国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策略

制定提供参考。

1 非洲猪瘟疫情分布概况

非洲猪瘟自 1921 年首次在肯尼亚发现以来一直在许多亚撒

哈拉地区（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的非洲国家流行。在欧

洲，1957 年首次在葡萄牙发生 ASF 疫情，1960 年再次暴发

ASF 并于同年跨国界传播至西班牙，之后至 1995 年一直在这

两个国家持续流行。期间疫情又从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 开始相继传播到法国 （1964，1967，1977）、马德拉

（1965,1974,1976）、意大利（1967,1978,1980）、马耳他（1978）、比
利时（1985）和荷兰（1986）。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一次疫情暴

发是在 1999 年的葡萄牙[5]。2007 年 6 月再次在东部欧洲的格

鲁吉亚发现 ASF 疫情，并进一步传播至亚美尼亚（2007）、俄罗

斯（2007）和阿塞拜疆（2008）[6]。除了非洲和欧洲外，非洲猪瘟也

曾在中南部美洲的多米尼加共和国（1978）、巴西（1978）、海地

（1980）和古巴（1980）暴发。目前，亚洲国家尚没有发生非洲猪

瘟疫情的报道，但非洲的多数亚撒哈拉地区国家和欧洲的意大

利撒丁岛、俄罗斯的高加索地区仍然有非洲猪瘟疫情流行，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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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野猪媒介传播非洲猪瘟的模式

野猪在非洲猪瘟传播中的媒介作用和传播模式可以概括

为两种循环，即：野猪 - 软蜱的森林循环和野猪 - 家猪循环。
2.1 野猪 - 软蜱的森林循环

在非洲，由于存在疣猪 - 软蜱的非洲猪瘟感染传播循环，

使该病在非洲持续流行。
在非洲东部和南部地区，大多数疣猪 ASF 的感染率很高，

一般达到 80%以上，但有时在邻近疣猪群中 ASF 血清学检测

阳性率差异非常大，比如，在坦桑尼亚的 Serengeti 地区疣猪的

ASF 抗体检测阳性率达 100%，而在 Magadi 疣猪的抗体阳性率

只有 50%[7]。同样，在南非的 Kruger 国家公园疣猪的 ASF 抗体

阳性率 90%，而在其附近的疣猪群阳性率只有 4%[8,9]。ASF 血清

阳性率与年龄有关，在乌干达的 Queen Elizabeth 国家公园，

4-12 月龄疣猪 ASF 抗体阳性率为 58%，而 24 月龄以后的疣猪

ASF 抗体阳性率平均只有 8%左右[9,10]。感染的疣猪不表现任何

症状，但在低月龄仔疣猪体内可出现明显的病毒复制和病毒血

症[11]。新生疣猪可在疣猪洞中经携带 ASFV 的隐喙蜱（argasid
ticks）叮咬而感染，感染后 11 天血液中仍能检测到病毒，但 33
天后，血液中就检测不到病毒。

血液中病毒的量与感染能力成正相关。ASFV 感染蜱时，

血液中至少含有 103-104 HAD50/ml ASFV 量，但这种剂量只能

成功感染免疫力相对低下的哺乳仔疣猪[4,7]。由于成年疣猪血液

中 ASFV 量很少能超过 102 HAD50/ml ，所以蜱叮咬成年疣猪

后不能被感染。但新生疣猪在洞内被带有 ASFV 的蜱叮咬后能

被感染，并发生短暂的病毒血症，大约持续 2-3 周，期间蜱吸食

新生疣猪血液后，血液中 ASFV 的量足以使蜱感染[12]。这种蜱

在非洲猪瘟传播的森林循环中对 ASFV 的维持和扩增繁殖起

着关键作用。由于疣猪的分娩具有季节性，疣猪和蜱感染 AS-
FV 在南部非洲也呈现周而复始的循环感染现象。

非洲猪瘟病毒在软蜱之间可经两性交配传播（sexually）、

经卵传播（trans-ovarially），也可经接触传播（trans-stadially）[13]。
在缺乏感染性脊椎动物血液情况下以集落形式储存病毒可以

保存长达 15 个月[14]。但也有观点认为蜱储存 ASFV 病毒时间

很难确定。目前，尚没有疣猪能经水平传播或垂直传播的证据，

病毒的维持依赖于疣猪洞中寄居的软蜱 （Ornithodoros porci-
nus）[15,16]。但在肯尼亚中部地区疣猪血清样品检测中，ASF 抗体

阳性率几乎 100%，而该地区一直未发现隐喙蜱（argasid ticks）
存在，说明在这些地区可能存在另外一种病毒维持的形式[16]。
东部和南部非洲其他区域的多数研究证实，疣猪 - 蜱循环的存

在与疣猪在该地区的分布和 ASF 暴发有关，由此也暗示疣猪

是非洲 ASF 流行的最重要的野生动物媒介[10]。在很多国家 ASF
疫情流行中都存在森林循环模式。在西非，除塞拉利昂有在疣

猪洞中发现软蜱的记载外，尚没有蜱 - 疣猪森林循环存在的证

据。塞内加尔和喀麦隆没有 O. porcinus 软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

种病毒的循环在东部和南部非洲外的疣猪没有证据[17]，而塞内

加尔发现的其他软蜱种类，如 O. sonrai，已经证实是 ASFV 潜

在的传播媒介[17]，但在疣猪洞中尚未发现这种软蜱种类。因此，

在西非的疣猪群之间不可能存在 ASFV 传播循环[18]。总之，这

些数据表明出现疣猪与软蜱之间的联系并不能说明存在含有

ASFV 的蜱 - 宿主循环，因为在有些地区，即使有软蜱存在，疣

猪也不会被感染[8,19]。同样，有疣猪但没有软蜱的地区也不是就

不发生 ASF[16]。因而，当多种宿主因素共存时，推断某个地区是

否存在 ASF 森林循环模式时应非常慎重。
2.2 野猪 - 家猪

Plowright 用 ASFV 在疣猪与疣猪之间、疣猪与家猪之间通

过直接接触方式进行感染实验多次重复没有成功[10]，但曾经有

一例感染成功实验的记载[20]。实验感染表明，感染疣猪的淋巴

组织含有 ASFV 病毒的量（102.9 HAD50 至 108HAD50）较感

染家猪的病毒量低。疣猪之间、疣猪向家猪之间非洲猪瘟的传

播是通过隐喙蜱（argasid ticks）的叮咬间接传播的，而且很可能

是在家猪与疣猪共同觅食时被感染的软蜱叮咬而传播。家猪经

图 1：2010 年 6 月 -12 月 全球非洲猪瘟疫情分布（资料来源：OIE）
Fig.1 ASF global distribution from 6 to 12, 2010 (Data from OIE)

目前，非洲猪瘟主要流行于非洲的亚撒哈拉地区

以及欧洲的撒丁岛和高加索地区

ASF is now mainly epidemic in sub-Sarhara of
Afirca, Sardinia and Caucasus of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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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1 年度疫情统计截至 2011 年 5 月 8 日

Note: ASF outbreaks statistics in Russia in 2011(till May 8, 2011)

采食感染的疣猪组织而被感染的假设没有实验数据支持[15]。家

猪感染 ASFV 很可能是因软蜱叮咬、将疣猪尸体带到家里或采

食了感染的蜱而发生的。

3 野猪在俄罗斯非洲猪瘟疫情中的作用和影响

2007 年 12 月 4 日，俄罗斯向 OIE 报告在其境内与格鲁吉

亚接壤的车臣共和国发生首起非洲猪瘟疫情，5 头野猪发病，

其中 4 头自然发病死亡，1 头捕杀。组织样品经间接免疫荧光

检测、特异性核酸检测和病毒分离均为非洲猪瘟阳性。经流行

病学调查分析表明，俄罗斯境内首起疫情的暴发是由于野猪自

由地沿着与格鲁吉亚接壤的 Argoun 和 Shatoy-Argoun 河穿过

亚高山草地而进入俄境内导致的非洲猪瘟疫情跨国界传播[21]。
疫情确诊后，立即采取了隔离、限制家猪游走觅食等生物安全

措施。在随后报道另 2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后，于 2008 年 7 月

报告其首起家猪疫情。由于境内野猪数量繁多，游走不定，带毒

迁徙并导致发病死亡现象时有报道。截止 2011 年 5 月，俄罗斯

境内已报告非洲猪瘟疫情 189 起，其中野猪疫情 54 起，家猪疫

情 135 起，见表 1。

表 1 俄罗斯历年报道野猪非洲猪瘟疫情一览表

（自 2007 年 12 月首起疫情至 2011 年 5 月）

Table 1 Schedule of wild suids ASF reported to OIE from the first outbreak Dec.,2007 to Mar.,2011 in Russia

年 度

Year

年度疫情起数

Outbreaks in the year
合计

Total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野猪

Wild suids
疫情起数

Outbreaks
1 7 20 18 8 54

疑似数量

Suspected quantity
5 0 495 0 0 495

发病数量

Morbidity quantity
5 44 40 40 57 186

死亡数量

Mortality quantity
4 43 37 29 49 162

家猪

Domestic pigs
疫情起数

Outbreaks
0 37 35 50 13 135

疑似数量

Suspected quantity
0 33818 11705 52642 10461 108626

发病数量

Morbidity quantity
0 2586 673 1072 553 4884

死亡数量

Mortality quantity
0 2481 395 927 437 4240

野猪作为野生动物宿主和传播媒介在非洲猪瘟疫情散播

中的重要作用在上文已经详细阐述。正因如此，2007 年东欧国

家格鲁吉亚发生首起非洲猪瘟疫情后，进一步传播至亚美尼

亚、阿塞拜疆和俄罗斯联邦的车臣共和国，并在俄罗斯境内持

续向西、向北、向东呈扩散式流行（图 2），引起了许多东欧国家

和西亚、东亚国家的担心和高度关注。例如，乌克兰的养猪业是

当前农业部门正在发展的非常重要的畜牧业，吸引了外国投资

商投资建设了大量大型的规模化养猪场。俄罗斯非洲猪瘟疫情

的散播使其严格限制了庭院式饲养和散养猪的数量。
目前，俄罗斯境内发现的野猪品种主要为欧洲野猪（Euro-

pean wild boar，属于 Sus scrofa），该类野猪品种对 ASFV 普遍

易感，并可致与家猪类似的临床症状和病理损害。野猪在俄境

内的持续发病和流行、有些地区家猪不明因素的被感染 ASF
和大批死亡，使俄罗斯境内非洲猪瘟疫情的控制更加复杂，更

加困难[22]，并有可能经由野猪将疫情传播到摩尔多瓦、罗马尼

亚、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波兰或白俄罗斯，甚至欧亚接壤的其

他亚洲国家。

4 中国境内野猪的分布与管理

野猪（Sus scrofa）属脊椎动物门哺乳纲有胎盘动物亚纲偶

蹄目猪科猪属, 是家猪的祖先。作为非洲猪瘟病毒的重要宿主，

野猪不仅能自然感染 ASFV，而且可以充当野猪 - 家猪循环、野
猪 - 蜱 - 家猪 - 野猪循环的重要媒介。因此，弄清我国境内野猪

分布，加强野猪资源的管理，对非洲猪瘟外来疫情的防控具有

重要意义。
4.1 中国境内野猪的分布

野猪的原始分布区域主要在欧洲、非洲和亚洲。我国的大

兴安岭、长白山区、松辽平原、黄淮平原、黄土高原以及西南山

区和华南丘陵地带都是野猪的自然分布区[23]。全球至今已记录

的野猪有 8 个属 22 个种，其中，中国存在 1 个种、7 个亚种，即

东北亚种 S.s. ussuricus（分布于东北、内蒙古东部,以及北京市

郊区）、喜马拉雅亚种 S.s. cristatus（分布于西藏南部和东南部

山地）、华南亚种 S.s. chirodonticus（分布于长江以南各省,以及

海南岛、安徽和山东等长江北部地区）、新疆亚种 S.s. nigri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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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新疆南部和中部山地）、川陕亚种 S.s. moupinensis（分

布于四川、陕西、山西、青海、甘肃、宁夏、湖北、河南等地）、台湾

亚种 S.s. taivanus（分布于台湾山地）和印支亚种 S.s. taininensis
（分布于云南中西部和南部地区）[24,25]。Sus scrofa 野猪不仅遍布

我国多个地区，而且广泛分布于北非、欧洲、亚洲、澳洲、美洲等

地，并在格鲁吉亚至俄罗斯非洲猪瘟的疫情传播中起到了直接

媒介作用[21]。

图 2 截至 2011 年 5 月 8 日，俄罗斯境内 ASF 疫情分布

Fig 2 ASF outbreaks distribution in Russia till May 8,2011

4.2 目前，我国野猪的改良与驯化

野猪是重要的资源兽类之一。2000 年国家林业局第 7 号

令已将野猪列为 " 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

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 之一。近年来，随着天然林保护、退
耕还林、公益林和保护区等环境保护工程的推行，我国林区生

态环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山区植被增加，野猪种群存活的栖

息环境也得到了改善，数量激增。
野猪的改良是指以野猪作父本, 当地家猪作母本经过自然

交配产生的种间杂交一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回归自

然、崇尚绿色已成为饮食业发展的一种趋势。同时，野猪的驯养

与合理利用也是野生动物保护和部分地区农业结构调整及农

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措施之一。因此，将野猪加以驯养, 直接食用

或者利用其耐粗饲、抗病力强、瘦肉率高、营养丰富等特点, 通

过杂交或现代生物学技术来提高现有家猪品质, 或生产具有一

定特色的畜产品, 在我国已受到广泛关注。部分地区，已经将野

猪养殖作为新的投资热点。但野猪的改良和训化无疑将增加野

猪与家猪密切接触的机会，加大野猪 - 家猪间疫病传播和流行

的风险，从而给我国非洲猪瘟等外来病的放控带来新的挑战。
4.3 野猪的疫病监测

野猪分布和带毒情况监测是非洲猪瘟流行病学调查的重

要内容之一。及时监测野猪疫病状况不仅可以及时了解野生动

物疫情动态，而且可以快速对非洲猪瘟疫情进行预警、预报。发

生非洲猪瘟后死亡的欧洲野猪剖检后可见典型的 ASF 病变，

并且可以在组织和全血中用直接免疫荧光方法或 PCR 方法检

测到 ASF 病原。而对非洲野猪，考虑野猪感染后不表现症状和

病变不明显的特殊性，在进行实验室病原学检测时，常采用病

毒分离、PCR 和免疫组化等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血清

学检测一般不适于丛林猪感染 ASF 的诊断。疣猪感染 ASF 后，

除新生仔疣猪可出现病毒血症外，其他年龄猪仅仅能在其淋巴

组织可分离到病毒[10,12]。因此，在野猪疫病监测中，除了做好临

床监视，在开展实验室检测时还要根据不同的野猪种类选择使

用适宜的检测方法。
张冬杰等(2005)[26]应用 PCR 方法对黑龙江省小兴安岭东

北野猪的 D-loop 基因序列进行克隆测序，参考 GenBank 上提

供的中国 6 个地方猪种、2 个引进猪种和 3 个野猪猪种的 D -
loop 序列，利用 DNAStar 软件构建了系统进化树。推测东北野

猪与藏猪血缘关系最近，与日本野猪和中国的地方家猪都起源

于同一个祖先，属于 Sus scrofa 野猪种。

5 结语

非洲猪瘟可以通过野猪 - 蜱 - 家猪循环和 / 或家猪 - 家猪

循环等方式进行传播和定居。在非洲猪瘟的传播和流行中，野

猪作为病原体的宿主、储主和生物媒介，发挥了重要作用。2007
年格鲁吉亚非洲猪瘟疫情的暴发以及随后传播至亚美尼亚、阿
塞拜疆和俄罗斯[22]，给正在蓬勃兴起的多个东欧国家的养猪业

带来极大恐慌。非洲猪瘟进一步从家猪传播至野猪使得该地区

非洲猪瘟疫情的状况更加复杂，控制更加困难[22]。
非洲猪瘟的发生与流行，以及暴发、流行的严重程度，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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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区域内的野猪是否遭受感染，取决于猪只的

饲养模式和规模等诸多因素。是否有野猪、野猪是否受感染、蜱
是否成为传媒以及猪群规模和饲养模式等诸多因素也往往决

定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大洲之间非洲猪瘟的流行

和控制模式。我国猪只饲养量几乎占世界全部猪饲养量的 50%[27]，

而且猪产品消费仍呈现快速增长之势。中国与非洲国家日益发

展的贸易往来和对非援助使中国与非洲猪瘟流行国家或新暴

发非洲猪瘟疫情国家（如，尼日利亚、赞比亚和坦桑尼亚）接触

日益频繁，非洲猪瘟疫情传入风险不断加大[28]。俄罗斯西南部、
西部和西北部地区非洲猪瘟疫情的持续散播和流行，尤其野猪

持续感染、霍尔曼斯克等港口所在地区发生疫情，进一步加大

了我国对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的压力。
此外，野猪在 ASF 流行中的作用和传播机制尚需要进一

步研究，野猪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如何进行样品采集和疫

病监测，需要多个部门间的协作与配合。在缺乏疫苗免疫的情

况下，充分了解、分析疫情传播的各种因素在非洲猪瘟流行中

的作用，进一步明确野猪在非洲猪瘟流行病学中的地位和作

用，对制订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尤其对防止外来疫情传入，

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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